
导  言

想像未来有一天，三度空间的雷射电影（

）能够上演放映；又有一天，我们能从化石中找出

（去氧核醣核酸），让它们无性生殖，而使已绝种的生

物很神奇地由坟冢中重现世间。

不是一般

如果未来真的有这么一天，在本书中仍只是一种不

可思议的奇想，届时便很可能活生生地呈现眼前。这种

仍有疑问的奇想就像是观看一出脱衣表演

的脱衣秀，而是某种关于进化的脱衣表演。在观看的过

程中，现在时间被调拔到过去，我们的身体则被全息摄影

的手法揭露出来，显示出它们原始的猥亵故事。为了代

替这样一个未来（它有个坏习惯，就是老是不一定会到

来），本书设定在一种全息摄影剧场（

的空间，以倒叙手法展现从人类、猿类到爬虫类，以至更

早以前的进化过程，探讨男与女的进化、性器官与性角

色、信诺与不贞、爱与欲等等。



潜藏着现代人类的性特征。这神

在思想的实验中，

生物学家最近的研究，大大充实了我们对性的认识。

从哲学、心理分析及丰富的科学资料抽粹而出，本书告诉

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关于人类性的故事。这“神秘之舞”

所透露出的是一出想像的脱衣舞

突显一个叫做进化脱衣舞者的基因幽灵，它的宽衣解带

引领我们回溯到进化时光。这舞者的表演，展示出我们

人类远祖的性生活及身体形态。举个例子来说，当这舞

者脱去一层一夫一妻制的文明外衣时，便透露出直立人

）的杂交风气。经由性高潮，女性直立人藉

也以选择出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合方式。在这层之下

就是说，更早以前

秘之舞的回旋舞步展现了人类性特征的进化，如突出的

乳房、大阴茎、重睾丸、处女膜，以及女性发春期的消失

（不再有规律的性欲期，使得阴部膨胀、颜色改变）等等。

动物的身体进化，不光是反应生存环境的压力，也是

反应异性的性偏好及同性间的竞争。本书中的进化脱衣

舞，展示了我们那些性饥渴的类猿祖先，他们的性好恶如

何在进化过程中形塑了人类的身体。这脱衣舞者也阐明

了诸如强烈的嫉妒心、带来自我毁灭的欲望等，这类强烈

的情绪状态的生物学基础。

就生理学而言，我们的性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在我们



的远祖时代就开始进行了。它们发生的时代，远在“人”

这种动物出现之前。这些古生物学上的事迹（它们很少

被叙述），包括阴茎的起源、像爬虫类“象形文字”般的脑

部、原生物交配之时的同类相食等。我们最原始的祖先，

是早期地表还很闷热的细菌“居民”，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都是由它们进化得来。细菌并非没有性爱；事实上，在地

球上还没有出现动植物之前，它们早就在交换基因，从事

这星球上的第一次性爱了。细菌彼此授受身体部分，交

换基因，以混合成新的后代，这种古老能力在今天利用实

验室里的生物遗传科技工程也可以完成。

这神秘之舞并不光是我们称为进化脱衣表演的揭露

过程，它也是人类“性”本身的表演。从肉眼难以辨识的

世界开始，以至避孕丸的发明及保险套的大量生产，这神

秘之舞正是我们进化的遗迹。性俚语同时兼有做爱及攻

击的意味。这种双重意味也是这神秘之舞的一部分

舞者站在日常与超俗、粗鄙与神圣的十字路上，把现实与

梦相互勾连。

在一五八四年的时候，女人要是长得过于妖艳，就会

与鬼魂私通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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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特（

被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理由是犯了“与鬼魂私通”之罪。

当时，有一本很畅销的逮捕手册提到：魔鬼总喜欢扮成妖

冶荡妇，来诱惑那些毫无戒心的男人，与她做爱。这假扮

成荡妇的魔鬼保存着男人的精液，然后变身为男色魔，蛊

惑睡梦中的女人，使她们怀孕。雷吉诺德

）写书斥责这种“人可以不经肉体交媾而生”的说

法是无稽之谈，“专为那些淫佚放荡的教士僧侣开脱罪

名，并掩去他们那些情妇的羞耻感”。此时，英格兰王詹

）就下令把史考特这本著作的所有复制姆士（

品悉数烧毁。

今天，虽然科学对荷尔蒙的角色多所发现，有效防止

怀孕与性病的避孕器具也普遍使用，而且社会上对性无

知的情形可能正在减少当中，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是处于

一个性的黑暗时代。今天，女人不再被绑在木桩上施以

焚死，固然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同性恋的偏见、讨论性

教育、堕胎及色情业等问题的粗简、区分健康的性态度与

色情的困难等等，这些在在证明了性的启蒙时代一直尚

未来临，如果真有这个时代的话。事实上，爱滋病的流行

已经有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提高了对短期性关系的警觉，

鼓励长期的性关系：另一方面，则同时衍生了伪善的性道

德，男同性恋者与静脉注射毒瘾者成了替罪羔羊。



性与科学的斗争

人类的“性”在对抗科学揭露它的神秘性，有几点理

由。首先，人类的“性”一直被人们的羞耻与沉默所包围，

这是因为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的位置相邻，人们往往会将

两者联想在一起，而我们生命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

习去控制排泄。

奥古斯汀（中世纪神学家圣 ）写道：“我

们就是出自屎尿之间。”（这种粗鄙的说法，在强调我们面

临这个事实之时的禁制感）。小孩开始学习走路时，大人

便教导他们去控制自己的大小便，这是他们的第一目标，

也是他们管理自己的最初指令。因此，小孩子会嫌恶自

己的排泄物，把这秽事隐藏起来，而且，据心理分析学家

的说法，他们会把排泄物与大人的生殖器及肛门生产的

幻想连想在一起。小孩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论男孩

或女孩，都会去学习一件事：浴室、寝室及自己身体的某

些部位，都要保持隐密；肛门部位不应随意露出来，而且

要加以控制。生殖器既被蚀裹得神秘兮兮地，于是成了

揶揄嘲弄的对象；产道、排泄及性部位各在什么地方搞得

迷迷糊糊的，各种误解便因应而生了。



狄讷斯坦（

其后，两性关系的问题，部分是源自这个事实：我们

都是女人生的，而且不仅于此，大部分人还是女人养大

的。无论男孩或女孩，儿童期的中心人物都是女性

母亲。母亲的爱与恨、满足与拒绝小孩子的要求、在小孩

有能力运用自己的五种感官去辨认之前，溺爱与忽视他

等等，这些都会使小孩无论从内心到外在，或者在认识自

我及他人各方面，有所不同。正如桃乐斯

）在《美人鱼及牛头人身怪物》

）中所说的，这种早期与母亲／女性的

紧绷关系，对于小孩子有很深的后续影响：我们大部分人

在心灵中的某个黑暗角落中，往往会延续幼儿时期的直

觉，把女人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它”，而非“她”。“它”就像

“自然”或“肉欲”，既危险又难以驾驭。由于幼儿期留下

对女性身体的经验，男性另一方面会企图支配并接近那

种女性身体。与生命早期时那种女性女神般的力量相对

照，才定义出什么是男性与人。狄讷斯坦认为：因为母亲

支配着我们的幼儿时期，所以，无论男女，此时都对女性

都油生一股徘徊不散的怨恨；此外，文化也会强化这种对

女性的恐惧与憎恨。减缓之道只有一种，就是让男人也

同样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狄讷斯坦的观点是：根植于

幼儿时期的性别认同及情感，随着我们的身体成长而被



埋葬了；但是，这种幼儿期的经验却一直持续地纠缠我

们，油生对女人的负面态度。女人，在被尊崇与贬抑之中

轮替，在被崇拜与憎恨中徘徊；她，正如人鱼一般，从未真

的被承认为十足的人。

性被黑暗所遮掩包围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出自它

在生物学上的“深”使然。我们人类一有身体的存在

（我们是靠它来繁衍后代），就有了性部位，因此，我们的

性行为有许多是自动的生理反应，几乎不受我们的意识、

意欲的指挥。性部位一旦受到刺激，自然而然就会起自

主反应，每次一定都是如此，只要我们还活着。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可以说性是无意识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压

下性意识，而是因为如果性部位随我们的意识指挥的话，

那就会干扰到我们日常的生物功能。

性被黑暗所包围，最后一个因素是来自地缘方面的。

西方世界不像某些东方国家，它缺乏情色文化的传统。

西方文化一直未把性整合到文化之中，而只是把它边缘

化，局限于床第之间或者春宫文学的领域，不然就把它当

作一种市场商品。我们大部分的西方人，一直有一个传

统，性只有在家庭领域内才受到认可，目的在于传宗接

代；色情行业及同性恋存在的必要性，则不受到正式认

可，只默许他们在暗地里存在。我们西方文化并未出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物决定论的家伙

伽摩经（ 、佗罗经咒

）所形容的：“这种

，也未出现神圣的

性。我们西方人并不会公开歌颂女同性恋者或年轻人的

激情拥抱。甚至直到今日，同性恋经常是缄默的，正如十

九世纪英国文学家王尔德（

爱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

不论性在各种社会文化中呈现何种形态，人类的存

在与性是分不开的，性的起源可远溯到非人类与人类的

始祖。我们人类的性特质优于猿类、爬虫类始祖、两栖动

物、鱼类及其他的脊椎动物，传承自这些在交配及生殖形

态上一点也不像人类的生物；这便是何以性并不专属于

人类的原因。我们的身心是集我们的前身之大成，包括

鱼类及数以千计的原始生物，就这点而言，我们的确很像

雌人鱼和雄人鱼（ 。如果生物学告

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特征与感官知觉残留了原始时代的

痕迹，那心里分析学也同样告诉我们，成年期的生活绝不

是与婴儿期与孩童期的经验一刀两断的。性激情既炽热

又令人迷惑，延续了一个我们可以暂时忽视但无法永远

逃脱的过去经验。



借着追溯到几乎无法想像的遥远历史，我们开始了

解人类的性是怎么回事了。从耶稣降生迄今，也快要有

一百万个日子过去了，而这本书要叙述的却是三十亿年

前细菌生物的故事。这些生物细胞内的分子活动方式，

仍对我们人类与我们人类近亲的性特质有相当重要的影

响。现在，让我们跳回早于、稍晚与正当类人动物出现的

年代（根据化石记录，大约是在四百万年前）。非洲猿人

）的骸骨是在衣索比亚的哈达（

附近出土的。这些猿人祖先当中，男性的体型几乎是女

性的两倍大。在我们的进化世系中，男性凭体形优势来

支配女性，可能是原始的现象。

单单把人类的性行为模式归因于生物学或遗传原

因，是一件很愚蠢的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政客，甚至

大学教授，一直都以生物学上的先天差异，去合理化性别

歧视及种族主义，这使得女权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把生

物学斥为“决定论”。他们声称：生物学纯属“生物学家

的”；它把我们人类历史文化的偶然性真理讲成自然的永

恒真理，以合理化社会压迫现状。不过，我作为一个作家

兼科学家，涉猎甚广（虽然我也了解到博学的限度），却对

进化生物学情有独钟。把女人贬为“次等”性别，把某些

非洲种族贬为“低等进化民族”，谓如此类的说法，俱把社



现象

会的不公平归诸“自然如此”，其实是以高傲的姿态来宽

恕自己的罪行。这些做法极为卑劣，不仅有损科学家的

良知，也有害科学事实。同样地，说人类是受制于遗传基

因的组合安排，所以“先天”是永远无法超越的，这种说法

也非常荒谬。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援用者的滥用就拒斥

进化生物学的话，那等于是把一粒珍珠扔掉，只因为它被

一个恶臭而又缠满海草的牡蛎包住。

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的进化史影响深

远。所有的动物都是依据遣传基因来发育的，当然也包

括人类在内。很多行为很明显是来自先天遗传。例如，

所有的小孩子都需要睡眠，即使是在母亲子宫内亦然。

医学上对子宫内胎儿的研究显示，胎儿也有

（眼球的迅速移动），正如所有梦中的人一般。睡眠不是

得自后天的文化学习，而是得自先天遗传。所有的婴儿

都会哭，也会想靠近母亲乳房吸奶。一般而言，小孩子学

习新语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虽然并没有说小孩子在先

天上就是讲英文或是中文的，但若是说从牙牙学语到琅

琅上口的能力是得自遗传的，而且有生物时限的，小孩子

因此成为他们所属社会的组成分子，这种说法也蛮有道

理的。

自然与文化绝不是泾渭分明的，两者毋宁是相互纠



尚利（ ）在看过

它们是“骨子里养就”的。

结的。正如我们的身体成长，在母体子宫内自然就会进

行，而且脱离子宫后，成长还是会受到基因力量所操纵；

也正如我们一出生自然就会呼吸，而不是因为医生或“文

化”告诉我们，呼吸会有好处，同样地，我们性行为特征也

是不经学习、生而有之的

我们相信，这些行为特征是嵌镶于我们的生命中而又不

会随我们的意志改变，它们有巨大的力量左右我们作为

性存在的生命。我们绝不能把这些特征视为社会既定俗

成的习惯，而不加以革除，我们要是开始着手（如果我们

能革除它们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了解它们影响我们

的生命有多深。

我们能克服过去的影响力到什么程度，这问题的本

身就是一个问题。马德林

这本书的原稿之后，给了我一些很好的意见：“对于我们

人类的未来，我感到有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就像那个被

吓坏的旁观者的问题一样，我是怎么想的？一旦我们意

识到这些问题，我们能改变那些毁灭性的行为吗？或者，

至少在人类进化的现阶段，我们是否正陷于一种认同矛

盾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眼看着自己做着连自己都无法宽

恕的行为，而又无力去改变？这就是像‘性的历史’这样

的书的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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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达解构作者的原文

识，如此才能发现（或感

以临床医学的“公正超然”，披上科学被认可的客观

性与专业权威，去探讨人类性特质这真是简单得很。不

过，以这种方式去谈论性的秘密或意义就相当危险了。

喃喃呓语式的叙述开展了一个类似房间的空间，这样，我

们就可以明白性的本质。本书及书中的脱衣秀邀您用一

点偷窥的意味儿来欣赏。在检视人类的性经验时，读者

不必刻意要求从中获得“客

那样。的确，在某个

受）到更多的东西。当您翻阅这些墨渍满是的页扉时，您

就像滑入了床上的被褥。睁开您的眼睛，让眼球从这一

边移到另一边，就像在睡眠时

戴希达（

意义上，这整本书是另一种科学，一种公开、清醒的梦。

法国当代哲学家杰克 ）是“解

构” 概念的原创者。想要定义“解构”一词

是很危险的事，一方面是因为目前“解构”所包含的意义

太丰富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解构”的主要工作，就在于

颠覆形上学的概念范畴，它们是靠定义建构起来的。“解

构”把作者的原文相互移植，然后再恢复原状，揭露出作

者经常背离了自己的原意，以此来析解作者的原文。戴

观”知



（精液）（符号学），也和

兼具“床”与“读希达发现了这个事实：利用法文中，

（意谓）与

者”的双重意义。即使在最崇高、最严肃的著述中，戴希

达也不忘戏谑：在“意义”的底层里经常出现这种性意味。

例如，在英文动词之中， （呻吟）有相

同的字根，一旦要追究起来，性的弦外之意很容易便浮现

出来。即使那些研究名词与意义间的关系之学，例如

（语意学）及

这个单字相似，令人不禁把它们联想在一起。这些双关

语，对科学家而言，可能会令他们不解，但不能不承认它

们的存在。尤有甚者，它们超越了单纯的性学临床研究

及生物学上的“事实”，指向人类心理深层性驱力的研究。

照哲学家尼采的说法，古希腊时代，女人在祭祀戴奥

）时，会活生生把小鸡撕裂吃掉。这种对尼色斯（

酒神的祭祀法，会召唤“性激情浑然忘我的狂热，最古老

（

最原始的狂热形式”。戴奥尼色斯式的快感，如庆典狂欢

，字面之义为：出神）、心灵契合、身体交融、欲仙

欲死（ ，法国人表达高潮的呻吟）等等，这些都是

性经验的现象，先于任何科学对人类性特质的专横评断。

率直的探讨人类的性将会导致意义与存在问题，而且每

一点都与性进化这种特殊题同样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比它更重要。可能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海



（个别存有的），是我们这种生物

德格（ ）就认为，对

）及 ）的诠释，要比诸如心理学或生

物学等科学更根本得多了。探讨存有（ ）的学问称为

存有论（ 。有些哲学家还把 （属于个别存有

（属于普遍存有的领域）区分开来。之领域）与

。虽然

对海德格来说，这两者均先于“衍生的”科学，如生物学、

心理学，更广泛的说，即“工艺之学”

这“工艺之学”不像其他的科学，但对哲学却极为重要，因

为它们定义了我们历史的形上特征。与其他的每件事物

一样，性特质也是

，是“普通存在的一部分。但是，它也可能更是

存有”的一部分。活着是为了体验一种基本的孤独，一种

可因他人、情人而得以纾缓而又无法全然解脱的寂寞。

这种从基本上把个别与普遍分开来，海德格称为“存有论

上的差异”。性得以作用，因为它至少为这种差异架起桥

梁，虽然不是很完美。同样地，神秘的东方传统文化认为

“我”不过是面具，所以恋人的性爱结合可以产生一种不

同的境界，其中，“我”升华成一种无可抗拒的“忘我”。

女人身体就是女性主义的实践

本书中的脱衣舞者是雌雄同体的。当他（她）脱去表



）的恋人们（著名的“露西”骸骨

衣时，我们会看到我们早期祖先的模样。这舞者同时也

有多重的身份。有时他（她）会以一个人的形态出现（一

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有时会以一个雌雄同体的人、动

物，或是一个细菌集合体的型态出现。这舞者正如东方

哲学所说的“我相”，并没有普通抽象的本我，而以所有此

类的装束呈现出来。每一种装束都代表一种进化时的祖

先。我们所要证明的是：每一种人类祖先，实际上都留下

了它的特征，有助于塑造人类暖昧复杂的肉体和生理。

脱去一层表衣后，早期人种便呈现我们眼前，如直立人及

南方古猿

便是其中一例）。我们观摩这舞者的变化，希望找到何以

类猿类女性失去了体毛与发春时的阴部变色，而且发展

出突出悬摆的乳房的原因。我们发现，女人的身体本身

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实践形式，它骗倒了所有强烈地想

去与她们进行传宗接代的男性。接着我们发现，在猿类

演变为人类的过程中，女性变得更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以

身体伪装来对抗男性的体力优势。然而，我们身上的猿

性，虽然今日还是很重要，但也只不过是脱衣秀中的一件

装束或伪装，最后仍要回到我们的细菌原初。

剥去另一层表衣之后，这脱衣舞者呈露出：在哺乳类

动物保暖的体毛及日常心理的底层，有一种冰冷的“爬虫



，仍残存着。 复合区这个性的协调

类属性”，包括“爬虫类般的”脑部（这是人体构造中远古

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猿类、所有的哺乳动物及爬虫

类所共有的）。在我们人脑中类似爬虫类的部分

复合区（

控制中枢，很明显地逐渐破坏了人类的理性意识，挑起从

嫉愤到狂怒等反应。现代的爬虫类欠缺敏锐的听力及提

供四周动静的嗅觉；它们“看”到的是一个定型的世界。

爬虫类利用眼睛的视网膜多于利用大脑皮质来处理视觉

讯息，所以，讯息交换迅速、自动，而且大部分是以天生的

方法为之。它们几近是“耳聋”，所以不能学习说话。大

部分我们认为是人类中非人类的属性，可能就是指潜藏

在我们意识底层里类似爬虫类的直觉，它是一个古老而

可能急遽浮现的底层。爬虫类是不会做梦的；它们在滑

走时，会进行偶发、冰冷的杀戮，即使杀的是它们卵生的

后代，不过，这非关乎道德的。哺乳类动物把事件依时间

次序编列建构的能力，似乎是自爬虫类脑部转变成哺乳

类脑部时才开始的。的是，对时间消逝的知觉能力，本身

就是自这些人类始祖进化得来。恐龙及蛇类，还有我们

的爬虫类祖先，都听不懂话。它们生活意识中永远只有

现在。爬虫类就算在清醒的状态，也不过等于我们睡梦

中的状态。不过，它们有因应各种状况而行动的能力，一



，这些人类始祖在当

旦接收到友善或威胁的讯息，它们就会迅速反应。

爬虫类中的黄鼠狼

哺乳类及恐龙都是自所谓的“母干爬虫

）演化而来。从骨骼化石来看，这种现已绝种的古生

代生物长满大牙，很像蜥蜴，可以称为爬虫类中的“黄鼠

狼”。除了南极洲以外，这种类似哺乳动物的爬虫类化石

遍布于每一片大陆。一位化石学家计算过，光是在南非

卡鲁河床上，就埋有 兆具类哺乳动物的爬虫类骸骨

这类生物大约在二亿五千万年前开始逐渐进化，在地质

纪的二纪与三纪时代，它们族群剧烈歧异。（见附表）

这些化石纪录可以这样解释：在恐龙始祖进化后，只

有一些像哺乳类的爬虫类幸存下来。由于无力对抗那些

力气愈来愈大而又残忍的近亲（恐龙始祖），最早期的哺

乳类动物只好选择了夜生活，躲在暗处，藏身树丛，迁徙

到较凉爽的地区去，在那儿它们可以避开危险。像哺乳

类的爬虫类或突触动物（

时力气比恐龙始祖要小得多。它们当中有很多成了恐龙

始祖的猎物，但我们那些幸存下来的爬虫类祖先因此扩

大了感官能力，特别是在听觉方面。我们那些敏锐的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